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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的绘画性
李光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美学思想、文学与绘画在互动中发展，美学思想、文学深刻影响着绘画的风尚，而美学思
想、绘画也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莫言的小说展现了一种极具特色的绘画性。他在文学创作中十

分重视色彩的描绘与运用，且注重利用场景来构建意境。色彩和画境这对艺术范畴，和谐统一于莫

言小说所构筑的感觉世界中。莫言对色彩语言特别青睐，其很多小说标题都含有色彩语汇。他在

对语言赋色着彩时不只是停留在感觉的捕捉上而以此悦目，更多的是在色彩的铺陈中艺术地埋进

了一层深义，使读者能透过色彩的表面见“色外之画”、闻“弦外之音”。莫言小说的画境体现为：在

富于主观创造性的写意建构中，使用遵照现实主义原则的局部工笔描写、油画式的场景描写与人物

描写的手法，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给予主观意象以一个坚实有力的负载物。此外，莫言在其小说

叙事中，还充分使用了复合双层色彩的油画式的描摹方法，这种层次透视效果使得小说魅力大增。

总之，绘画性是莫言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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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包括造型艺术（绘画、雕塑等，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美术”）、语言艺术（文学）、音响艺术（音

乐）与综合艺术（戏剧、影视）４大类。这些艺术门
类虽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领域和特性，但它们之间又

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文学与绘画的关系就是如此。

它们都是通过意境的创造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激发

观者的想象与联想，只不过在表现社会和自然时使

用的手段不同：文学家使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即运用

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以使语言变得具

体、鲜明、生动；画家则使用造型和色彩等语言形式

予以传达，即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在平面上或三维空

间里将客观事物的视觉形象固定下来，以静态方式

再现世界的真实性。而文学作为群艺之首，是一种

最自由的以多手段反映社会、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

艺术样式。但是有时文学家也会像艺术家一样运用

形体、色彩、笔触和质感等手段，采用绘画语言要素，

按照透视规律，像是在画纸和画布上创作一样，将他

们的思想情感用文字、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当代作家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就展现了一种极具

特色的绘画性。他十分擅长对物体形状的描述，常

常将物体的光和色给予工笔描绘与解析呈现，使得

笔下的景色极富诗情画意。他的作品有一种绘画

美：有的意蕴深远，像一幅大写意的中国水墨画；有

的凝重强烈，像一幅色彩浓重的西洋油画；有的亮丽

明快，像一幅曼妙淋漓的水彩画。

莫言，本名管谟业，１９５５年生于山东高密，１９８０
年代以其问世的一系列乡土作品广受赞誉，成名作

为《透明的红萝卜》，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

《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酒国》等。他的《红

高粱》是１９８０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之作，被翻译
成２０多种文字。２０１２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获
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

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１］莫言的写作风格素以大

胆见长，无论故事的情景气氛是华丽炫目的，还是荒

诞无稽、鬼灵精怪的，其丰富的想象营造与澎湃辗转

的辞锋展现总能令人拍案叫绝。他善于挖掘人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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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但并不是依循成规的以心理世界的发露去证实

外部行为的内在合理性，相反却常常专注于内外世

界的矛盾冲突，试图从感性世界自身去发掘和建立

意义。这种对传统小说美学的反叛，使莫言的小说

语言更趋近于现代绘画。莫言善于细部描写，他可

以在一点上恣意深入地描写，使之立体化、深层化，

把事物写得声色并茂、情采饱满，使其气味、颜色、形

体、硬度和质感等一切都感觉是原生的、触手可及

的，如土地饱涨雨水，如河流一泻千里，呈现出画境

和色彩的动人魅力。这种绘画性使其作品有着强烈

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其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与《红

高梁》的绘画性更是突出鲜明。本文拟对莫言作品

的绘画性作一探讨，希望能有助于诸者对莫言作品

的认识与理解。

　　一、文学与绘画的关系

绘画艺术是造型艺术中最具再现性、也最富表

现力的一种。它运用笔墨颜料、纸张画布或其他工

具材料，通过线条、色彩、明暗、透视、构图、描绘等手

段，在二维空间的物质平面上，绘制和创造出能诉诸

人的视觉感受的具体可见的个性化艺术形象，用以

再现现实、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体

验，从而使观赏者获得思想认知和审美享受。绘画

把三维空间压缩为二维空间，似乎增加了一重局限

性，打破了空—音—质的整体性，也减弱了形象的立

体感。其实，与雕塑相比，绘画强化了颜色表现对所

选对象的全部个别特殊细节的广阔而重要的作用，

通过透视、光影、明暗、构图等手段，不但可以更丰富

细致地表现对象的各个侧面、纵深内涵和多样化形

貌特征，而且更加强了视觉上形象的纵深感、真实感

和立体感。同时，绘画也可以充分发挥色彩表现人

的性格和情感的作用。黑格尔指出，“绘画不像诗

或音乐那样把一种情境、事件或动作表现为先后承

续的变化，而是只能抓住某一倾刻”［２］。事实上，优

秀的画家往往由于善于“找到这样的一瞬间，其中

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

上”［２］，从而化静为动、以静显动，突破这种局限性，

表现出无比丰富的内容，使观赏者能从中认识和品

味出许多画面以外的近似诗或音乐所表达的内容和

深意来。

绘画艺术虽然可以表现人丰富深邃的感情、创

造意味隽永的艺术意境，但其还是以再现与写实为

主，主要诉诸于视觉。而文学是一种借助语言这种

物质媒介构造想象性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表现思

想感情的艺术样式，也被称为最能集中地体现“人

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

自己”［３］的艺术。这是因为，文学较其他艺术样式，

更能自由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人类思想

感情。它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其他艺术的一些长处

和优势，如视觉艺术的形象可视性、听觉艺术的形象

可闻性、空间艺术的形象存在性、时间艺术的形象流

动性、再现艺术的形象确定性、表现艺术的动态表情

性等，从而成为一种融艺术的可视性与可闻性、空间

性与时间性、确定性与流动性、再现性与表现性等于

一体的艺术样式，既能表现声音、色彩，又能描写嗅

觉、味觉；既能状物、叙事，展示情节、再现场景，又能

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动态变化，具有一

种比其他任何艺术都要自由、深广、灵活地反映现

实、表现感情的性能。

文学与绘画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孔

武仲在《宗伯集·东坡居士画怪石赋》里说：“文者

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４］

我国传统绘画之代表———文人画———与文学的渊源

最具典型性。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

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

脱略形似，强调神韵，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

境的缔造，兼具文学性、哲学性与抒情性。唐代诗歌

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其作品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楷模。以散文、诗词、书

法等多方面成就而闻名宋代文坛的苏轼，其审美观

代表了当时新兴文人艺术家的审美观，对后世影响

极大。他提出“诗画本一律”［５］，认为艺术实践中不

求形似和自我表现，开辟了文人画新风，使中国传统

绘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东西方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

的差异，西方传统绘画以再现、写实为主，而中国传

统绘画以写意、表现为主。中国传统绘画讲究介于

似与不似之间的“不似之似”、介于真与不真之间的

“不真之真”，绘画作品应是“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６］的产物，主张以形写神，实际上就是通过再现

达于表现，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美学思想、文学与绘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１
所示。美学思想、文学深刻影响着绘画的风尚，反过

来，美学思想、绘画也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比如，

我国古代美术理论最具稳定性、最有涵括力的“谢

赫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

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不仅是我国古代美术品

评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其精髓也时常体现在文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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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中。我国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将 ２０
个字组织起来构成形象，给人展现出一幅完整的画

面，从而成就了一首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篇。同

样，我国当代作家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华

夏文明，语言既激越澎湃又柔情似水，展现了近现代

国人之爱与痛。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有着丰富的

想象空间，他在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等的

创作中所展现的色彩与画境足以令人叹服。

图１　美学思想、文学与绘画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莫言小说的色彩

色彩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美好礼物，正是由于

人类长期生活在色彩环境中，逐渐产生了对色彩的

审美意识。美妙的色彩能令人产生美好的感情，寄

托美好理想与希望。就人的感觉而言，色彩比形状

能够产生更直接、更强烈的反应，更吸引人的眼球，

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某些

感受，往往会通过色彩得到启示，从而产生各种联

想。当外来的色彩刺激与固有的经验发生呼应时，

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某种情绪。［７］例如，古诗文中对

色彩的描述，有“怡红快绿”“宫花寂寞红”“寒山一

带伤心碧”等。色彩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手段，它

可以渲染氛围、传达特定信息，也可以通过强烈的色

彩对比引人注意、强化感性的诱导作用。

作家莫言对色彩语言特别青睐，其很多小说标

题都含有色彩语汇，如《红高粱》《红树林》《红蝗》

《白棉花》《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白狗秋千

架》等，大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对文中的色彩

语言留下深刻的印象。莫言的小说有他自己的一种

色调和追求。他虽善于赋色着彩，但不只是停留在

感觉的捕捉上而以此悦目，更多的则是在色彩的铺

陈中艺术地埋进了一层深义，使读者能透过色彩的

表面见“色外之画”、闻“弦外之音”。莫言对色彩的

推崇正是中国传统文学中色彩意识与绘画艺术相互

渗透的结果。

１．《透明的红萝卜》中的色彩
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展现的色彩艺术，

最典型的是对透明红萝卜的梦幻般的色彩描写，写

得出神入画。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写道［８］（Ｐ２２７）：

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

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

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

长尾巴，尾巴上的根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

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

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

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

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

莫言在这段描写中，像一个画家，给观者描绘出

一幅色彩炫丽梦幻般的图画，用形象的绘画语言来

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这里，莫言运用了色彩的

冷暖对比，用青蓝色的光与金色的红萝卜来强调心

理落差。

除了这段描写外，莫言在其小说的多处景物描

写中也都突出了色彩的魅力和意境。

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

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

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

湿漉漉的。［８］（Ｐ１９９）

河堤上长满垂柳，由于夏天大水的浸泡，树干上

生满了红色的须根。现在水退了，须根也干巴了。

柳叶已经老了，桔黄色的落叶随着河水缓缓地向前

漂。几只鸭子在河边上游动着，不时把红色的嘴插

到水草中，“呱唧呱唧”地搜索着，也不知吃到什么

没有。［８］（Ｐ２００－２０１）

黄麻长得像原始森林一样茂密。正是清晨，还

是些薄雾缭绕在黄麻梢头，远远看去，雾下的黄麻地

像深邃的海洋。［８］（Ｐ２０１－２０２）

羊角铁锤从他手中挣脱了，笔直地钻到闸下的

绿水里，溅起了一朵白菊花一样的水花。［８］（Ｐ２０５）

河面上一片白，白里掺着黑和紫。他的眼睛生

涩刺痛，但还是目不转睛，好象要看穿水面上漂着的

这层水银般的亮色。［８］（Ｐ２３３）

色彩给人的美感，不仅在其给人以视觉冲击，更

在其象征性。色彩分暖色与冷色，前者多象征温暖、

健康、希望和幸福，后者多象征冷静、深邃、理性和神

秘。透明的红萝卜是一种象征，是黑孩对温暖和幸

福的渴求与向往。他之所以能“入水不濡、入火难

焚”、小精灵似地生存成长，就是因为在他那个纯真

美丽的梦幻世界里，有一个晶莹透明的红萝卜。透

明的红萝卜是莫言对贫困、苦难、孤独的黑孩的心灵

抚慰，通过黑孩奇异的感觉，其色彩魅力如黑暗中的

一道闪电震撼人心、活灵活现，金色的、透明的红萝

卜在那冰冷的世界给人以温暖和力量。正是这个美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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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红萝卜支撑着黑孩，他

才得以超脱苦难、忧伤和恐惧。

黑孩形象在这里也具有象征意义。黑孩的

“黑”字也是利用了色彩的象征性来反映作者对黑

孩形象的定位。黑色代表神秘、苦涩、厚重、压抑和

内向。莫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许多是虽承受苦难但

感觉是丰富的。《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无疑是

其中的一个代表。莫言透过黑孩的眼睛拓展了人类

的视野，透过黑孩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黑孩既

是“我”又超越了“我”。同时，这也是莫言叙事的一

种方式：黑孩敏感于自然和本性但拙于人事，对世界

的认知是感性的。由于对人事的一知半解，所以他

总是歪曲地看待成人世界的复杂情状，错误而充满

谐趣地理解身边的事物。这种未成熟的叙事与生活

现实的真实状况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构成了一种奇

特的复调叙述。［９］小说中，菊子和小石匠亲热的场

面惹恼了黑孩，使他受到刺激，妒性大发。当黑孩看

见炉中有蓝色和红色两绺不同颜色的火苗，在煤结

上跳跃着时，“他试图用一只眼睛盯住一个火苗，让

一只眼黄一只眼蓝，可总也办不到，他没法把双眼视

线分开”。黑孩这一视觉现象很富有象征意义：那

蓝色的火苗代表他的理性，那红色的火苗代表着他

无意识中的妒意。理性告诉他，他愿意让菊子爱上

小石匠。在潜意识中，黑孩压根儿不会想到自己可

以像小石匠那样去爱菊子，并且以后可以娶菊子作

妻子，这是不合生活情理的。所以他能很自然地接

受小石匠和菊子的爱情。但无意识中的性本能又点

燃他的嫉妒之火，让他不知其所以然地不自在。这

２个层面的心理冲突造成的心理困境，就像他想“用
一只眼睛盯住一个火苗，让一只眼黄一只眼蓝，可总

也办不到”一样。于是他懊丧地从火苗上把目光移

开，左右逡巡着，忽然定在了炉前的铁砧上。

莫言说：“我认为，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

汤寡水。”［１０］所以，他总是追求一种更为广远的深层

次的象征和寓意，给读者以整体上超越具象而又充

满了暗示性的、比现实生活更具深广意义的文学世

界。《透明的红萝卜》就象征着中国农民在动荡的

年月里那种飘渺的追求和理想，而最后小黑孩拔光

了整块萝卜地都没有找到一个红萝卜的结尾，又寓

意着这种理想和追求在当时的失落和不可能实现。

２．《红高粱》中的色彩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小说绘画性风格的

一部佳作。该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然引人入胜，但都

是通过鲜亮的色彩、简练饱满的构图、特征鲜明的高

粱地所构成的场景而展现的，通过静与动的对比来

表现一种强烈的力度美和自然美。

首先，《红高粱》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

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

无边无际的高梁地恍若血海，那里有土匪的出没，有

活剐的血腥，有“奶奶”那充满诱惑的肉体及其临死

前对天理的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高粱地这一

静态画面的构成，由于造型的明快多变而不再枯燥

凝滞。

其次，作为高密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深受民间文

化影响的作家，莫言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吸纳了

民间美术的色彩意识。《红高粱》构成了一个奇诡

的感情浓厚的色彩世界。整体而言，文字铺陈、故事

氛围、人物形象共同营造出一个沉重的、压抑的色彩

世界，沉淀到人们脑海中便呈现为一种视觉上的深

沉基调。在这一点上，莫言较多地承继了中国传统

色彩的表达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对浓厚的纯色赋予

了鲜明的感情色彩，如红色象征活力与激情，绿色代

表生机与宁静，黑色白色则多用于表达深沉与悲伤

等。色彩的联想功能使得不同的色调所造成的心理

反映也不同，这就是色彩的情调。情调可以揭示色

彩内涵，营造和烘托气氛，表现一定的情绪和感情，

具有丰富的艺术感染力。［７］莫言小说《红高梁》中对

红色朦胧基调的运用，就具有强烈的色彩震撼力，红

色象征革命、壮烈、斗争，色彩运用在塑造人物、烘托

气氛中效果显著。

首先说“红”的呈现。一是《红高粱》中胶平公

路伏击战是在高粱地展开的，移情、物化后的红高粱

与人的形态、心理相呼应、相补充，刻画出一群活生

生的具有浓烈、淳朴爱国情怀的高密东北老乡的形

象。那种“红”是由心而发的，是一种内在活力的外

在表露。二是《红高粱》中“父亲”不断地因事、因物

的触发而陷入童年的美好回忆和过往的痛苦经历

中，笼着薄雾的红高粱地染红了“父亲”的记忆，现

实与回忆交错融汇，让人游弋在红色的朦胧基调中。

三是红高粱象征“奶奶”，她充满生机活力、义气热

诚，具有高粱般通红的性格，有火一般的对敌人的深

恶痛绝。她短暂的生命消失在高粱地里，她死前穿

着红衣，如一只“鲜红的蝴蝶”，她的鲜血溶入高粱

地、渗到红高粱的脉络中。可以说，她从内心到外表

都是红的典型。

在以图像和色彩为核心表现手段的电影《红高

粱》中，导演张艺谋也深受莫言色彩表达的影响，在

这部电影里他戮力张扬红色情结：红色既是喜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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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颜色，革命的颜色，性感的颜色，同时又是血液

的颜色，扩张的颜色。电影《红高粱》通过用假定性

的色彩造型把整个天地变成红色，来渲染和表现人

物壮烈的心理真实，给观众留下了一种神奇而激动

人心的感受，其艺术效果也为西方世界所感动。

其次说“绿”的运用。“绿”多处与“红”连用，

以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我父亲和大家一样半边脸

红半边脸绿”［１１］（Ｐ１４），“天上的太阳，被汽车的火焰

烤得红绿间杂”［１１］（Ｐ４９），游荡在活力与惨淡、希望与

绝望之间。在《红高粱》中，绿出现最多的是“绿色

的目光”，用绿色表示愤怒、凄凉与仇恨，其主体有

奶奶、爷爷、父亲、罗汉大爷、蛤蟆，这些都毫无例外

地带着传统的情感基调。

最后说“黑”的表达。《红高粱》中奶奶出嫁时

所乘的轿子内部一片漆黑，“它像具棺材”［１１］（Ｐ２６），

这里的“黑”带着沉重与压力，预示着未知的将来，

轿子负载了奶奶的期待，而它内部的黑暗则预示了

这份期待的落空。这样作者就将中国人对黑的“死

亡”表征带入了作品中。

可以说，色彩的使用是莫言小说的一大亮点，它

赋予了静物以动态的声音与视觉可感性，文字上亦

有了音乐般的旋律与节奏，使描写更为形象、生动、

感人。“高粱和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

实。”“雾被阳光纷纷打落在河水中”。［１１］（Ｐ１４）莫言大

量地以暗喻的形式写静态的事与物，文字上虽感陌

生但又不显生涩。在罗汉大爷被剥皮的刑场上，

“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

土。”［１１］（Ｐ２１）这里用词虽不新鲜，但色彩的指引给人

以形象生动的感受，使语言描写的视觉效果达到了

极致。

　　三、莫言小说的画境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在小说创作中

十分重视色彩的搭配与运用，非常重视利用场景进

行意境的构造。色彩和画境是密切关联的一对艺术

范畴，二者和谐统一于莫言小说所构筑的感觉世

界中。

１．工笔写意
通观莫言小说，在富于主观创造性的写意建构

中，到处是严格遵照现实主义原则的局部工笔描写。

这不仅仅是构成了一种审美特点，更重要的是增强

了作品的真实感，给予了主观意象以一个坚实有力

的负载物。这就是为什么在莫言的作品中，细节描

写都一丝不苟、栩栩如生，甚至不少细节都细致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之原因———他要运用“细节的绝对

真实”来充实作品。

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开头，就写道：

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

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

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

湿漉漉的。队长披着夹袄，一手里
"

着一块高粱面

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慢吞吞地朝着钟

下走。［８］（Ｐ１９９）

这短短几个句子所描述的景象，就像一幅工写

兼顾的写意中国画，真实而有意境。

在这部小说中，莫言还用颜色的变化与形象的

组合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夏末秋初的景象：

他的村子后边是一条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河，河

上有一座九孔石桥。河堤上长满垂柳，由于夏天大

水的浸泡，树干上生满了红色的须根。现在水退了，

须根也干巴了。柳叶已经老了，橘黄色的落叶随着

河水缓缓地向前漂。几只鸭子在河边上游动着，不

时把红色的嘴插到水草中，“呱唧呱唧”地搜索着，

也不知吃到什么没有。［８］（Ｐ２００－２０１）

在这段话中，莫言连续使用了２个红颜色进行
描写，给这个几乎窒息的场景增添了几分生机，显示

出生命的顽强与张力。

莫言是这样来描写黑孩到工地上首先看到的景

象及其第一次的灵光乍现和遐想的：

菜园的北边是一望无际的黄麻。菜园的西边又

是一望无际的黄麻。三面黄麻一面堤，使地瓜地和

菜地变成一个方方的大井。孩子想着，想着，那些紫

色的叶片，绿色的叶片，在一瞬间变成井中水，紧跟

着黄麻也变成了水，几只在黄麻梢头飞躜的麻雀变

成了绿色的翠鸟，在水面上捕食鱼虾……［８］（Ｐ２０３）

这种像电影中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与中国传

统水墨画的构成非常吻合，在这里作者仅仅使用了

一个“绿”字就点活了整个场景，使人们看到了生机

和亮点。

２．油画描摹
文学艺术家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是依靠

艺术语言来具体表现的。而在这种表现中，有意境

的艺术语言和缺乏意境的艺术语言，其表现力是截

然不同的。文学艺术家所表现的事物总是带有某种

主观感情色彩的，在这里也体现了一种意境。在

《透明的红萝卜》中，２段对打铁的描写就是运用油
画式的描写来表现现实主义典型细节的：

桥洞里黑烟散尽，炉火正旺，紫红色的老铁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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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长长的铁钳子把一根烧得发白透亮的钢钻子从

炉里夹出来，钻子尖上“噼噼”地爆着耀眼的钢花。

老铁匠把钻子放在铁砧上，用小叫锤敲了一下铁砧的

边缘，铁砧清脆地回答着他。他的左手操着长把铁

钳，铁钳夹着钻子，钻子按着他的意思翻滚着；右手的

小叫锤很快地敲着钢钻。他的小锤敲到哪儿，独眼小

铁匠的十八磅大铁锤就打到哪儿。……火星也飞到

了黑孩裸露的皮肤上，他咧着嘴，龇出两排雪白的小

狼牙齿。钢火在他肚皮上烫起几个大燎泡，他一点都

没有痛的表情，眼睛里跳动着心荡神迷的火苗，两个

瘦削的肩头耸起来，脖子使劲缩着，双臂交叠在胸前，

手捂着下巴和嘴巴，挤得鼻子上满是皱纹。

秃钻子被打出了尖，颜色暗淡下来———先是殷

红，继而是银白。地下落着一层灰白的铁屑，铁屑引

燃了一根草梗，草梗悠闲地冒着袅袅的白烟。［８］（Ｐ２１５）

这２段场景描写构成了一个很有意境的视觉境
界，令人沉浸在一个惬意而温馨的情景中，给人以超

越视觉的艺术享受。这种油画式的场景描写不仅造

成了一种审美特点，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作品的真实

感，给了主观意象以坚实有力的负载体。

除了油画式的景物描写，人物描写亦是如此。

如《透明的红萝卜》里对几个人物肖像的描写：

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孩子赤着

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

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

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

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８］（Ｐ２００）

黑孩怔怔地盯着小石匠。小石匠穿着一条劳动

布裤子，一件劳动布夹克式上装，上装里套一件火红

色的运动衫，运动衫领子耀眼地翻出来，孩子盯着领

口，像盯着一团火。［８］（Ｐ２０１）

老铁匠穿上了亮甲似的棉袄，棉袄的扣子全掉

光了，只好把两扇襟儿交错着掩起来，拦腰捆上一根

红色胶皮电线。［８］（Ｐ２２０）

她看到黑孩儿像个小精灵一样活动着，雪亮的

灯照着他赤裸的身体，像涂了一层釉彩，仿佛刷着铜

色的陶瓷橡皮，既有弹性又有韧性，撕不烂也扎

不透。［８］（Ｐ２２２）

这些人物肖像描写就如同一幅幅精彩的油画人

物画作，栩栩如生。

此外，油画讲究层次和透视，莫言在其小说叙事

中还充分运用了复合双层色彩。从总体上看，莫言

的小说是基于人类和历史所构成的大的复调结构，

前者的横向弥漫加后者的时间链条，前者所展示的

生命诗学加后者所体现的历史求解，互相影响、互为

陪衬，从而达成了丰富调和的动人效果。具体而言，

莫言的小说通常有２个以上的“叙事人”，也就是有
２个视野和经验处理器。比如，在其作品《红高粱》
中，“父亲”和“我”这２个叙述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复
调叙事结构。“父亲”既是小说中的人物，又是作为

目击者的第一叙事人；“我”则是历史之河另一边的

观看者，用后人的视角来追述和评论“父亲”的经

历；同时，“父亲”儿童时代同“爷爷奶奶”的生活经

验之间也构成了一定的距离感，作者这种置身历史

空间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形成一种多声部、多层次的

合奏效果。这样，在不同的叙事混响中，童话的、传

奇的、鬼怪的、神秘和浪漫的民间事物，就以一种狂

欢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构成了小说激情与诗意的

狂欢气质。［１２］这种油画式的描摹所展现的层次透视

效果使得小说魅力大增。

总之，莫言在他的小说里反复以绘画的手法描

写景物，让读者感到作者似乎不是在用笔书写，而是

在用笔作画，他是那样地热爱画布、色彩与光线效

果，简直就像一个出色的画家。绘画性是莫言小说

之所以引人入胜、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因

素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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